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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新加坡华人戏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

下三个方面。其一，部分学者聚焦于新加坡华人戏曲

的专门研究，如胡桂馨与孙忠恕的共同研究成果《中

国戏曲在新加坡》，以及新加坡学者李忠顺（Tong 

Soon Lee）的Chinese street opera in Singapore等。其二，

部分学者围绕新加坡华人戏曲的剧种展开了个案研

究，如许永顺的《新加坡潮剧、汉剧 1963—1983》、

康海玲的《京剧在新加坡的流传与演变》等。其三，

部分学者从族群认同角度切入，探讨了戏曲在身份建

构中的作用，如崔贵强的《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9》。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新加坡华人戏曲从“中国移植”

到“本土共生”的发展轨迹，并重点关注其自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的发展情况。同时，本文试图从传播

学视角出发，阐释华人戏曲在海外华人族群中的文化

认同价值：对内，华人戏曲通过传统表演凝聚族群记

忆，使新加坡华人记住文化根源；对外，它则通过艺

术交流促进跨文化理解，参与新加坡多元文化格局的

构建。

一、新加坡华人戏曲的历史发展脉络
新加坡华人戏曲是中华传统戏曲文化与海外多元

社会文化交融的独特产物，既承袭了华人戏曲的核心

艺术形式，又因移民历史、本土化需求与国际交流而

形成了其自身特色。自 1819 年英国殖民者托马斯·斯

坦福·莱佛士建立新加坡贸易港后，大量来自中国东

南沿海（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的华人移民至此谋生，

随之带来了各类中华传统戏曲。经过长期发展，这些

戏曲逐渐融入新加坡的社会生活与艺术生态，成为新

加坡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加坡华人戏曲涵盖

数百种地方剧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戏曲包括粤剧、

潮剧、闽剧，琼剧、京剧等传统剧种，至今已拥有超

过百年的历史。笔者在下文中将新加坡华人戏曲的历

史演变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进行分述：1937 年以前的

萌芽与兴盛期、1937—1945 年抗日与日据时期的停滞

阶段、1945—1965 年战后的恢复与黄金时期、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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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独立后面临挑战的转型阶段。

（一）1937 年以前：新加坡华人戏曲发展的萌芽与

兴盛期

1937 年以前是新加坡华人戏曲发展的萌芽与兴盛

期。目前，可考的新加坡华人戏曲较早的文献记载出

自 1842 年美国远征探险队司令官威尔基斯舰长的《航

海日志》：1842 年 1 月 19 日，威尔基斯舰长与舰队

的官兵们在新加坡登岸时，目睹了华人在农历新年游

行中表演酬神戏，其记录中提及祭坛、旗帜、锣鼓等

相关元素。此时的戏曲表演仍以酬神为主、娱人为辅，

纯商业性的娱乐表演尚未普及。彼时的新加坡政府曾

试图限制街头戏曲表演，但因民众抗议而不得不作出

妥协，这侧面印证了戏曲活动在当时已具备一定群众

基础。

新加坡有明确记载的戏园可追溯到 1887 年，当

时华人戏曲演出已经出现向观众收费、向戏班支付酬

劳的商业运作模式。清朝官员李钟钰在《新加坡风土

记》一书中记载：“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

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

惟彼乡人往观之，戏价最贱，每人不过三四占，合银

二三分，并无两等价目。”由此可知，至 19 世纪末，

新加坡就已出现粤剧、潮剧以及闽剧等多种地方戏。

这一时期，华人戏曲在新加坡深受当地民众喜爱，

除在迎神赛会期间的街头、戏棚演出外，也常年进驻

戏园与游艺场。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新加

坡有记录的知名戏园已超过十间，如梨春园、哲园、

庆升平等。这些戏园票价低廉、不设等级，成为当地

群众重要的娱乐场所。与此同时，除了职业戏班，许

多民间业余戏团也逐渐兴起，如余娱儒乐社、六一儒

乐社等，这些业余戏团表演的剧种包括粤剧、潮剧、

闽剧、京剧及琼剧等。它们既以戏曲自娱，也积极参

与义演筹款，进一步推动了戏曲与新加坡本地社群的

融合。

（二）1937—1945 年：新加坡华人戏曲发展的停滞

阶段

1937 至 1945 年的抗日与日据时期，是新加坡华

人戏曲发展的停滞阶段。这一时期可进一步分为抗日

（1937—1941 年）和日据（1942—1945 年）两个阶段，

戏曲活动整体由活跃转向衰落。

1937 年中国国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加坡华

人积极支援祖国，此时的戏曲演出往往与筹赈活动紧

密关联。演出门票收入、艺人捐款乃至观众现场捐献

的首饰，悉数被用于支援祖国抗战及赈济难民。1942

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将其改名为“昭南岛”，进入

所谓“昭南时期”。新加坡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大量华人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惨遭屠杀，业余戏曲

演出几乎消失，职业戏班也因社会动荡与资源匮乏难

以维持。据记载，潮剧戏班中仅剩老赛桃源、新荣和

兴等少数剧团勉强存活，且多被迫前往日军军营或潮

籍劳工聚集地进行“慰劳演出”，正规戏园演出基本

停滞。日本军政府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控制戏班，例

如参与演出的艺人才能获得粮食配给，拒不合作者则

被扣发粮食，戏班的生存受到直接威胁。

（三）1945—1965 年：新加坡华人戏曲发展的恢复

与黄金期

1945 年至 1965 年，即新加坡独立前，华人戏曲

经历了战后恢复与发展的阶段。随着 1945 年日本战

败投降，新加坡社会秩序逐步重建，戏曲艺术随之进

入一个特殊的复兴时期。此前因战乱而被迫中断演出

的多个戏班重新活跃，新加坡华人社区邀请戏班参与

慈善演出与节庆表演等活动，这不仅提振了当地华人

的精神，也推动了戏曲艺术的复苏。这一时期活跃的

剧种主要包括潮剧、粤剧、福建歌仔戏以及琼剧，这

些剧种分别受到不同方言社群的喜爱与支持。

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专业戏班定期在大世界、新

世界等娱乐场所演出，带动了商业演出市场的繁荣。

然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戏曲逐渐面临流行

音乐、现代戏剧等新兴娱乐形式的冲击。随着社会生

活节奏的加快，新加坡年轻一代转向新兴娱乐方式，

戏曲的观众群体逐渐以中老年人为主。虽然在商业演

出市场中，戏曲的吸引力因现代化进程而有所下降，

但在宗教与节庆领域，戏曲仍保持其稳固地位，尤其

在庙会等传统节庆活动中，潮剧、闽剧依旧是重要的

组成部分。

（四）1965—1980 年：新加坡华人戏曲发展的转型

阶段

自 1965 年新加坡独立至 20 世纪 80 年代，新加

坡华人戏曲步入了充满挑战的转型阶段。新加坡的独

立进程可进一步分为两个阶段：1959 年至 1965 年为

短暂的自治阶段，1965 年正式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新加坡共和国建立初期，政府通过颁布宪法确立

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并指定

英语为行政语言，其余三种官方语言则是各大族群的

母语。同时，政府规定新加坡公民在学校等公共场合

仅能使用四种官方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方言

戏曲的传播。在此背景下，粤剧、潮剧、闽剧以及其

他依赖方言的戏曲种类逐渐被主流舞台边缘化。这一

阶段新加坡华人戏曲面临的困境，体现了后殖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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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但这也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华人戏曲的保护与复兴事业提供了

现实起点。

二、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加坡华人戏曲
的发展情况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与社会各界

逐渐开始注重文化建设。作为中华传统艺术的重要组

成部分，新加坡华人戏曲不仅被重新关注，也被纳入

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框架之中，这为其后续复兴奠定了

政策基础。进入 21 世纪，华人戏曲的传承方式也发

生了变化：业余剧团与专业教育机构在延续技艺传授

的同时，也将人才培养目标拓展至文化遗产保护、戏

曲艺术的创新实验以及族群身份建构等多个维度。下

文将以敦煌剧坊和新加坡戏曲学院为例，简要阐述 21

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戏曲的传播与发展情况。

敦煌剧坊自 1981 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广

华人戏曲、舞蹈与音乐，尤其以粤剧为核心发展剧种。

20 世纪 90 年代起，该剧坊通过多次举办粤剧晚会、

专场演出、艺术讲座及粤剧节等活动，积极拓展了华

人戏曲的社会影响力。1992 年，该剧坊主办了首届狮

城国际粤剧节，此后，该粤剧节连续举办多届，已成

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戏曲文化交流平台。同时，敦煌

剧坊创始人之一胡桂馨为粤剧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重要

贡献，她自 1973 年赴海外演出，至 2012 累计完成演

出 49 场国际巡演，其表演剧目包括《帝女花》《新

白蛇传》等，有效扩大了粤剧在国际舞台的认知度。

2015 年 10 月 19 日，敦煌剧坊在德国柏林中心圣

十字教堂成功上演粤剧《清宫遗恨》。此次演出不仅

保留了粤语原声演唱，还辅以英语字幕。同时，敦煌

剧坊更创新编排，邀请随团德籍演员在每幕开场时身

着戏服以德语解说剧情，实现了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

对话，获得了当地观众与媒体的积极反响。

新加坡戏曲学院则是戏曲传播与教育的重要机

构，其使命在于保存与发展本土戏曲传统，致力于系

统培养专业戏剧人才，并为构建国家级华人戏曲艺术

团队储备力量。该学院在提升新加坡本地戏曲团体艺

术水平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观众群体，推动了戏曲艺

术融入当地文化生活。

新加坡戏曲学院自成立以来持续开展校园戏曲

普及工作。1998 年，该学院举办了少儿潮剧营，致

力于在青少年中传授潮剧艺术。2002 年新加坡华族

文化节期间，少儿潮剧营学员带来的《刺梁骥》作

为重点节目连演三晚，成为新加坡第一部全部由儿

童演员完成的潮剧作品，展现了传统戏曲在年轻一

代中的活力。

此外，该学院院长蔡曙鹏在戏曲传播方面贡献突

出。他不仅在任职期间主导本地剧团创作与排演剧目，

还积极推动海外交流，于 1995 年至 2010 年间带领学

院团队赴海外演出 58 场。离任后，蔡曙鹏仍活跃在

国际戏曲领域，担任了多个海外剧社的编剧与导演，

并与中国多家艺术院团合作创编剧目，持续推动戏曲

界的跨国对话与艺术协作。

三、华人戏曲在新加坡华人族群中的文化
认同价值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华人戏曲不仅展现出深厚的审美价值，更成为海外华

人建立文化认同、构建身份归属的重要方式。在新加

坡这样的多元社会，华人戏曲的在地发展与跨文化传

播，不仅深刻体现了移民群体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对文

化传统的坚持与创新，也成为连接不同文明、促进相

互理解的桥梁。在传播学视域下，华人戏曲通过其独

特的符号系统与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生产与传播，这不

仅强化了海外华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也

呼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传统文化在全球

化语境下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一）华人戏曲作为族群认同的象征体系

华人戏曲中的方言、唱腔、服饰、脸谱以及剧目

等元素，共同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象征体系。这一

体系不仅是艺术表达的载体，更深入参与了构建华人

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族

群共存的社会中，戏曲成为华人界定自身族群边界、

延续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

以粤剧、潮剧和琼剧为例，这些戏曲以方言为基

础，分别对应了来自广府、潮汕及海南的不同华人群

体，其唱腔、服饰及表演方式根植于各自方言社群的

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华人南迁、定居与融入的微观历

史，反映了华人身份认同的变化与华人移民社会的建

构与发展。与此类似，新加坡的闽剧依托闽南方言及

其传统剧目，成为承载闽南移民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

在这些实践中，方言超越了单纯的沟通功能，转而成

为鲜明的身份标识与文化符号。通过戏曲演出，新加

坡华人在异乡重构了“语言共同体”，缓解了文化隔

阂带来的认同焦虑。新加坡华人对戏曲的接受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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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反映了其对族群文化的归属感。

（二）华人戏曲作为跨族群与文化认同的媒介

早期移民常借助戏曲活动构建以原乡情感为纽带

的地缘群体，例如福建会馆定期组织的戏曲演出，不

仅为本地华人提供了娱乐活动，也强化了社群内部的

情感认同。随着新加坡社会语境的变迁，当代华人戏

曲的功能逐渐从强化地缘认同，转向促进“中华民族

共同体”整体认同的构建。这一转变体现在剧目选择、

表现形式与叙事主题的调整方面。例如，部分新加坡

闽剧戏班在演绎传统剧目时，有意淡化了方言与地域

特色，转而着重呈现具有普遍感染力的叙事主题。这

一调整不仅拓展了观众群体，吸引了不同方言背景的

观众，也促进了跨族群之间的文化对话与情感共鸣，

从而在多元社会之中建立起更广泛的文化联结。

（三）华人戏曲作为文化认同的制度性载体

新加坡政府关于多元文化的保护政策与传播策

略，也深刻影响着华人戏曲的文化定位与发展。新加

坡独立后推行的“讲华语运动”旨在统一华人社区的

语言，客观上抑制了方言戏曲的传播与发展。然而，“讲

华语运动”并非意图消除戏曲传统，而是试图在现代

化与国民整合的过程中，将戏曲承载的地域性情感认

同导向更广泛的华语（即普通话）与华人文化的框架

之中。

与此同时，新加坡实施的双语政策——将英语作

为行政与通用语，族群母语作为文化语——为华人戏

曲保留了语言根基。这种由国家主导的文化多元主义，

不仅承认并支持了各族群的文化表达，也将族群文化

纳入国家认同的轨道，从而有效避免了族群对立。在

这一框架下，戏曲不再仅仅是某一方言群体的遗产，

而是被重新诠释为新加坡多元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成为联结华人与新加坡人身份的文化纽带。

综上所述，对于新加坡华人族群而言，戏曲既是

联结故土的纽带，又是走向世界、参与文明对话的桥

梁。华人戏曲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活态传承，

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实践。

结语
华人戏曲在新加坡历经百余年发展，记录了移民

群体在异国他乡坚守文化传统、重塑身份认同的鲜活

历程。从 19 世纪初期随南下移民而兴起的酬神戏，

到如今登上国际舞台的当代作品，华人戏曲始终与新

加坡的社会结构、语言政策以及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结，

并持续建构着当地华人的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

在传播学视域下，华人戏曲所承载的符号系统不

仅强化了华人族群的归属感，也在跨文化交流中成为

传递中华美学、促进中外对话的重要媒介。当前，新

加坡华人戏曲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方言传

承断裂、观众群体老龄化以及市场化不足等现实挑战。

然而，其持久的生命力正源于不断的自我革新——在

坚守艺术核心的同时，积极回应社会变迁与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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